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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從海軍學校到海軍軍官學校

學習及生活點滴(一) 
著者/宋炯

海軍官校38年班（航13）

海軍養成教育，自清代同治年間左宗棠奏請培訓

人才，建立造船能力成立船政開始；一向採英國海

軍訓練制度，招考十四、五歲青少年入學，在校學

習五年，後上船（或廠）實習三年，方才畢業。直

到抗戰勝利，才改採美海軍訓練制度，招收高中畢

業以上青年，訓練四年畢業。其中艦（廠）訓，則

改在每年暑期實施。此外英制海軍是航海、輪機分

習的，美制則為航海、輪機兼習。筆者當年（民卅

二年）考入海軍學校是專習航海的，到抗戰勝利，

併入在青島新成立的海軍軍官學校時，改為航輪兼

習，最後在左營畢業時，成為海軍軍官學校第一屆

航輪兼習畢業的新制海軍軍官。我們在校學習將近

七年，從抗戰期間在位於貴州省桐梓縣的海軍學校

開始，歷經抗戰勝利時，先遷校於四川的重慶，滯

留學習一年（兩個學期）才發配給船位復員沿長江

而下南京、上海。隨奉令上船見習約半年，最後於

民國卅六年夏回到青島新成立的海軍軍官學校改為

航輪兼習。後因戡亂戰役失利，遷校於廈門，完成

我們最後一學期學業並舉行畢業考試，隨又因戰事

吃緊再遷左營，完成政治補訓。才於卅八年十一月

廿一日行畢業典禮，成為正式海軍軍官，在此將七

年學習期間，歷經這麼多地區及見習半年期間所經

港口不少，故有許多在校學習與生活點滴，都饒富

興趣，乘年屆八十，記憶力仍不很差，一一加以回

憶記錄；也許有許多地方可供後期同學玩味啟迪之

處。

筆者最初進入的海軍學校之前身為福州海軍學

校，是一脈承襲清代船政之求是學堂而來，最初招

考學生，因近水樓台之便，多是福州附近學子（閩

南人都極少）後於北伐完成統一後的民19年起，

乃取消「福州」冠名，逕稱海軍學校，而且擴大向

全國招生，故從海校第五屆航海班起，便有許多外

省籍菁英學子進入海校就讀，當時另有張學良設立

的青島海軍學校及陳濟棠掌導的黃埔海軍學校，加

上未久軍政部又另於江陰設立的海軍電雷學校，形

成戰前海軍四個「派系」。惟青島、黃埔甚至電雷

各校的師資，仍出自船政煙台，或馬尾海校，只是

海軍部長是江南水師學堂（由船政畢業的前輩所主

持）畢業的福州籍的陳紹寬上將，他當然是以海軍

正統自居，對青島黃埔、電雷各校畢業之軍官少有

重用，甚至不用，造成海軍四個派系互相對立更形

加劇。此種派系抵制陋習，直到政府遷台，約經十

餘年之久才慢慢淡化而消失。

海軍學校校址一向在福州，抗戰時因避日軍轟

炸，一再播遷，經福州鼓山之湧泉寺，到湖南湘

潭，均為時甚暫。直到民國廿七年中，經周憲章、

歐陽寶等前輩勘察，才簽奉陳紹寬總司令（抗戰

開始未久，海軍部奉令改組為海軍總司令部）批准

在貴州省北端桐梓縣落腳，當時尚有航海七屆、八

屆、九屆、十屆、輪機五屆及造艦班等在學學生，

分別在民國卅年前在桐梓完成學業，赴專科學校深

造後畢業，陳紹寬似有意重建新海軍幹部，於上述

各班全部離校後於民國卅年重新招考新生，是為海

校航海十一屆及航海十二屆部份學長，後於卅一年

再招新生編為十二屆航海班及第六屆輪機班。隨又

於卅二年初大批招生一百卅餘人，分編為第十三屆

航海班及第七屆輪機班。抗戰勝利前一年又招入航

海十四屆學生五十二人。以上海軍新血輪之加入，

陳紹寬似在預表海軍建設要從頭做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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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是在卅二年考入海校的，那時正隨先父改

派新職，由安龍縣搬到興仁縣（均在貴州），已完

成初一學業，正待轉學到興仁中學就讀，舊曆年剛

過不久，一位服務於興仁團管區的先父友人辛少校

告訴我海軍總司令部委請各省代招考新生，招生簡

章登於報紙上，其規定是招考初中一年肄業，年在

十四歲，身高4呎10吋左右，體重80至90磅。以我當

時狀況除年齡尚差兩三個月以外，餘皆完全吻合，

當然躍躍欲試，向先父母稟明，經父母多日商量，

起初不贊成的先母，卒以海軍可能有如空軍，伙食

很好，乃亦點頭應允。故在卅二年三月日身懷著父

母給予的法幣三百元（當年在貴陽一家招待所吃客

飯一菜一湯，兩碗飯索費七元）便隻身搭上郵政便

車前赴貴陽報考，那年招考海校人數約一千六百

人，貴州省府幾乎以空勤標準作體檢，一下刷去一

半。最後參加筆試僅約八百人，最後在教育廳放榜

時，僅錄取六名，按名次為趙士驤、筆者、黃英

傑、趙元祿、趙學良及陳昌明，其中僅陳昌明是真

正的貴州人，士驤及我為雲南人，黃英傑、趙元祿

為南京人，趙學良為安徽人，教育廳派了一位潘姓

督學率隊，將我們六學生搭運貨卡車前往重慶覆

試。

覆試是在位於重慶山洞丁家花園之海軍總司令

部內實施的，最先到海總大禮堂內實施體檢及面

試，總司令陳紹寬上將坐在講台之上一面看著海軍

學校校醫俞維新少校（天津海軍醫事學校十六屆於

民國十九年三月畢業）持聽筒一一診聽打赤膊的應

考生，一面報出「心臟好！」「肺部好！」……檢

查畢，每生步上講台接受陳總司令親自所作視力及

色盲測試，順便逐一看看每一學生的儀表，比較在

貴陽的體檢，含沙眼檢查、Ｘ光胸部檢查等等輕鬆

太多，體檢及陳紹寬面測合格後才參加筆試，我們

貴州省保送的六位學生全部錄取，放榜時榜首為

翁國樑同學，筆者那時剛念完初一，英文成績必

然不佳，幸好算術一向都不錯，得以彌補而倖獲

錄取，隨即退旅社，潘督學也任務達成回貴陽覆

命，我們則到海軍總部換上軍服，一連三天在大禮

堂內排隊由海總軍樂隊前導以齊步走，繞著大禮堂

四邊練唱海軍學校校歌；另外又教唱了三首抗戰歌

曲：(1)國家至上(2)總動員歌(3)抗戰到底，至今

雖已事隔六十五年餘，我仍能不看詞譜，一字不差

地唱得出來，同時入校的百多位同學已無人可以記

憶，更不消說唱出來了，然後總部派了三部大卡

車，由周伯燾學監率領我們一百卅餘位新生一大早

1943年貴州保送學生，右起陳昌明、宋炯、趙士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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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慶出發，四月十六日下午五時左右到達桐梓海

校大門口，整隊時有些同學仍在鬧鬨，馬上就被從

學校出來協助整隊的隊長們劈頭一鞭（樹枝）加以

制止。

進入學校便是一個集合場，面對海校主建築之

全家樓（原係桐梓縣士紳金漢初為其母所建節考祠

共三層，兩旁尚有二層樓之耳樓，海軍向其租用，

但是似乎從未付過租金，在桐梓縣城內算是一座大

樓。）集合場登上大樓尚有五級石階梯，很適合拍

攝團體照，在我們這年招入校前，校舍必不敷使用

乃在旁邊征用城隍廟部份廟地，另外加蓋了兩層較

大樓房作為教室、寢室，全校師生大餐廳及一個小

型運動場，含籃球場一個、跳遠跳高沙坑等體育設

施。在新建二層校舍與金家樓主樓之間，原先已另

建二層樓校舍，二樓為圖書室及鴿舍，圖書室門有

「雪甲午恥」四個大字，樓下一旁則為洗澡間、理

髮室、皮工室、花圃等工作場所，主大樓左後方為

盥洗室及廁所，主大樓右側則為廚房、衛兵、勤務

兵、洗衣房等場所，主大樓右後側有水井一口。我

們列隊進入集合場後，周學監為我們介紹了訓育主

任鄧兆祥中校，另一學監楊熙燾少校及五位航海第

八屆畢業之隊長，陳在和、李景森、劉淵、李護

為、王庭棟。

進校後，必須試讀三個月，接受有如入伍訓練

的兵操課，最後經甄別考試，分班後才正式算是海

軍學生，兵操課由海軍陸戰隊講武學校民國十四年

畢業的甲班陳啟嶸中校正操練官負責，輔以同校民

國廿七年研究班畢業之梁壽鑫上尉副操練官共同負

責，上兵操課一如陸軍要打綁腿，從徒手到持槍按

照國軍步兵操典進行嚴格操練，每天上、下午至少

共四小時，夜間也有緊急集合，服裝未穿整齊，綁

腿未綁好都要受處罰。此外便是游泳訓練，甄別試

時，至少要游到五十碼才算，體育課也是每日至少

一小時，隊長們很注意每生所具有最佳之項目作為

日後體育課分組之依據，三個月後舉行甄別考試，

成績在前一半的編為第十三屆航海班，後一半的編

為第七屆輪機班，筆者得力於算術成績較佳，彌補

了英文成績而幸運地編入航十三班，後來才知道編

入十三屆航海班的可能只有一二極少數初中一年

級肄業生，其他的多為初二、三年肄業的，且有位

劉姓同學是讀了高中一年級才來考的，較高學歷同

學在入校最初一、二年是很輕鬆的，他們多有餘力

參加編寫壁報，參加歌詠隊，出演話劇等等課餘活

動，頗佔不少便宜。

筆者編入航十三，正式海校學習、海校課程頗

繁重，所有課程除國文、黨義、本國史地以外，其

餘課本悉用英文原文課本，每月月考及每學期期考

題目亦全用英文，除了打印不清楚之字以外，餘均

不可提問，對一個謹讀過初中一年級的筆者而言，

實在很痛苦，必須從所識少數一二個英文字中猜測

是算術四則題那一類題而加演算而得分。讀世界地

理時，則必須下功夫背許多國家國都及大城市的英

文名字，頗感吃力，但是也因而逼得在課本上多讀

多查字典，差不多快一年，終於克服了英文考試題

的困難，我們學的英文課本則是英人畢範宇翻譯的

三民主義英文本，同入校的輪七班同學則讀英文王

雲五日記，很富生活情趣，從我們所讀的課本則學

到政治、經濟名詞，對日後看英文新聞倒有不少幫

助，英文考試並未難倒我，無論聽寫(dictation)，

英翻中、中翻中多離不開原課本太多，尚足以應

付，後來習代數、大代數、平面幾何、解析幾何、

平面三角孤面三角、物理，均因原本數學基礎良

好，每能拿到高分，惟一最差的是化學一科，教官

是福州海校附設軍用化學班畢業的李可同少校，他

一口福州官話，有時聽不太懂，主要的光有課本，

毫無實驗，建立不起學習興趣及印象，考試但求及

格，便萬分滿意了。李教官一度也教我們國文，

教四書課，讀課文時有如唱歌，倒是給我們很深印

象，無形中背了不少論語課本內名句。由於學校教

學認真，考試又多，每學期期考後很快放榜，不及

格的，立即遭到勒令退學，我們入校後抗日戰場常

常失利，淪陷區日益擴大，許多來自北方及中原乃

至沿海一帶學生，一時回不了家只好到學校隔壁的

城隍廟暫居等候家裡寄來接濟，才能離開，情況淒

慘，咸賴好心同學予以暫時接濟，本班同學中稍較

富有的同學如徐學海、王藹如等等常對退學同學伸

出援手，溫馨感人。同學們考不及格者多在數學上

面，其中一位老師常香圻最為嚴格，出題最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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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本習題之外平時或月考測驗每遇時限未繳卷者

一律扣分，有一次可能題目太多太難，全班無一人

來得及繳卷，結果報請校方全班每人記過一次，許

多同學栽在常老師之手而終於退學，但是未遭淘汰

同學的數學程度因而被逼得打下良好根基。

在桐梓時期也有厚道的老師，如在宣統三年江

南水所學堂第六屆管輪畢業的劉立成老中校，常用

他濃厚南京口音很有愛心地教訓本班的王季中同

學說：「王季中啊，要用功呀，不然會提前畢業

囉！」王同學在桐梓期間常考倒數二、三名，但是

到青島後，突然腦筋開竅，功課突飛猛進，後來在

擔任某艘二級艦艦長時，因劉廣凱副總司令來巡

視，梯口值更官不在，而被劉報給黎總司令王璽被

調下地，未久考上某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繼赴

美深造獲博士學位，留在美國一家科技公司任要職

直到退休為止。另外曾發生過至今仍不解的一個大

問題。其經過是在試前有幾位同學先後來向我詢問

幾則大代數題之解算法，我一一為其解算，不料期

考中，我曾為同學解算過那幾個題目，居然都出現

在試題中，豈有那麼湊巧的事呢?!疑是有人盜題，

未免太大膽；或是出於老師善心，有意先透露，實

情終未揭曉。

除功課一向很緊以外，體育場也絕不馬虎每天

至少一小時，桐梓時期體育教官徐樹謨（好像是上

尉階），但是除了期考或一年一度運動大會以外，

很少看見徐教官，他外務很多，又在街上經營蛋糕

店，體育（及游泳）課幾乎全由前述五位隊長一手

包辦，按照每人體能表現分為甲、乙、丙、丁四組

輪流上籃、排、足球或各項田徑器械操科目。田徑

成績評分很科學，乃是根據馬尾時期英國教官帶來

一項指數大表，依據每人年齡、身高、體重數據進

入，再依據跑百米、二百米、跳遠、三級跳遠、跳

高、鉛球、鐵餅、標槍跑出時間，跳的長度、高度

及擲的距離各項數據而找到應有成績。游泳則看距

離而計分，如甄別考試50碼及格500碼為100分，平

時每年十月游泳測定成績，各學年及格與滿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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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均在調高，到畢業時以游1000碼及格三十00碼

滿分。無論年測或畢業測，游到5000碼記功一次，

游到8000碼記大功一次，不過都以四小時為限，大

陸上十月份天氣已相當寒冷，隊長們在游泳測驗河

水內交待游經同學如有需要仰游經過，隊長們會餵

食小塊蛋糕及白酒，我一心想爭取記功，自己默數

圈數，後又怕數漏，多遊了好幾圈經約二個小時游

回河岸邊，才知道游了五千七百碼，但是不知是太

累還是吃了幾口白酒，竟倒睡河邊好一段時間，那

年測驗以本班陳連生同學遊逾一萬碼得到冠軍。有

位隊長說想不到你們體育丁組的平均成績這麼好，

我及陳連生另外好幾位游逾五千碼的都是編為丁組

的同學。

海校器械操包涵單槓、雙槓、跳木馬及攀繩索

升頂等，單、雙槓至少要能引體向上十五次以上進

而練擺動身體而上槓、雙槓亦已能曲臂再伸臂至少

十五次，進而作其他擺動等花樣，木馬實際上為木

箱逐步加高，能一躍而過，不過到卅四年初，本班

足球健將葉潤泉同學不慎跳木馬落地時跌傷膝蓋

骨，隨即送貴陽醫治一兩個月才回來，令同學們羨

慕不已，因在養傷時期，可能有機會看到幾場好電

影，葉同學在香港念書時，曾因足球踢的好，為香

港某足球隊羅致加入球隊，球藝更為進步。進海校

後，自然是本班足球班隊主將。海校一向以足球是

國際上最重視運動，海軍既是國際兵種，自然以足

球為國際代表性運動，一向重視，金家樓無大型體

育場，所以我們平常上足球課及田徑課都到距金家

樓約距200公尺之縣體育場去實施，本班在校運動

大會上，因葉同學之盤球、傳球、射門技術高超，

不畏高班學長，絕不放手，而獲足球賽冠軍。攀繩

升頂運動，是有一座木架，深埋地下，其頂端懸有

三條粗蔴繩，離地面約一丈四、五尺，每位同學必

須兩手握繩，交換上握將身體用臂力拉到頂，兩腳

不可幫忙夾住繩索，後來在青島，陸軍來的隊長也

有攀竹竿訓練，但是手腳並用，欠缺真功夫，也不

是以往使用風帆之船舶必須攀繩到桅上工作之性質

所要求者。

兵操課，後來在海軍官校期間稱為陸操，前已述

及由陳正操練官及梁副操練官負責，徒手操尚可以

接受，除了綁退未綁好散落必被罰打手心外，別無

多大問題，惟在授槍後，卻不教同學「槍上肩」或

「托槍」動作而是持槍操作。持槍動作要求極嚴，

必須虎口緊握槍身，槍身與地面垂直，不可向前

或向後傾斜也不可著地，跑步時右手持槍，左手握

刺刀鞘前後擺動，有一兩次一上操便沿籃球週圍跑

步，直到下課號音響了才叫立定，排隊解散，不少

同學因持槍不合上述規定而挨打手心。那時我們有

的同學個子較小，我們所使用漢陽兵工廠生產的步

槍不但沉重又長，如上了刺刀，比矮小同學還高出

一、二公分。現在回想起來，操練官可能有些虐待

狂，兵操課的劈刺課，不像在台灣所見三軍部隊劈

刺只有一個刺出去，收回來兩個簡單動作，教我們

步槍上刺刀劈刺的動作是來自西北軍馮玉祥部隊的

「殺四門」不但有前刺、收槍，另外尚有用槍托左

右隔擋及閃避，前進退步之變化動作，在筆者卅九

年初，派任太平軍艦擔任槍砲官（部門主管）時，

還在官員步台上複習過全套動作，如今事隔六十餘

年自然快忘的精光了。步槍實彈射擊訓練，也是完

全依據步兵操典，先作三角瞄準練習，射擊前練

緊握槍把，以防扣板機時槍身有些微移動而失準確

性，每次打靶時發彈五發，想不到的是漢陽式步槍

射擊時，後座力特別大，五發子彈打畢肩胛部位

還會被震的紅腫脫皮，後來到青島改用日本製造的

三八式步槍打靶，便沒有那麼強的後座力，舒服多

了。

抗戰時期的桐梓海校，最多學生時在卅三年秋

航十四入校後，約二百六、七十人，但教職員不到

五十人，高憲申校長之下，分為(1)訓育處，負全校

師生管理行政之責，主任鄧兆祥中校，下有二位少

校學監、及六位隊長（少、中尉）對各隊學生實施

品德、體育之教育及生活管理輔導，全部行政支援

負責人員為一位准尉庶務、直接管理衛兵（2人）、

勤務兵五、六人，伙伕五、六人，洗衣兵二人，編

制之精簡行政效率之高均是近代中外軍事院校所罕

見的。除了訓育處外，便是(2)教育團隊是以航海

正教官陳承輝中校（民國二年煙台海校八屆航海班

畢業）及輪機正教官許孝焜中校（船政後學堂十三

屆管輪，民國十年畢業）為首的教官群，絕大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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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有專長，曾留學英、德深造回來的，從算術、

代數、幾何、解析幾何，平面及弧面三角、物理、

化學、微積分，直到海軍專業課目，全都包下，僅

歷史地理課曾外聘在法院服務的法官前來兼課，教

學進度及考試都全部由這些老師們安排，早晚自習

輔導則委由各隊隊長負責（故隊長們在我們學生眼

中，實在是全能的軍官）此外尚有(3)校醫一名，受

訓育主任行政管制及(4)一位海軍特別黨部海軍學校

區黨部的蕭總幹事，每月之月會都由他發表專門演

說，每次看到他都是兩眼朝天，講了一些我們大部

份都聽不懂的話語（福建鄉音太重）。

海校雖已實施全國招生，且規定每省可保送學生

二十位到海軍總部參加複試，但是各省多未足額保

送，通常保送十一、二人，如民國卅二年貴州省只

保送六人，更少了，但福建省、廣東省都較足額保

送，另外僑委會也受委託招考保送進二十人，海軍

軍官子弟又另增二十名額，因此當年甄別考試分班

後，我們這一班（航十三）共七十二人中約三分之

一為閩籍，三分之一為粵籍，其他三分之一為外省

人，閩、粵籍同學常於課後自然相聚一處聊天，所

說方言，為外省人都未能聽得懂，訓育處及校方一

向規定在校內不准說土話（方言），但似未見效，

因此誤會衝突難免時有發生，我班的趙士驤同學

（後升少將）便是外省群中常出面打架者，他個子

不高，卻相當勇武有力，曾與福建籍林永森同學

（早年退伍轉航運，曾是當年最年輕的遠洋船長）

與粵籍李強同學互歐多次，趙每每居上風，後在青

島竟同高他半個多頭的四十一年班湯紹文毆鬥，

也未吃虧，是一較特別同學，那時同學間流行一

「莽」（讀平聲）字，身體健壯敢出面打架者稱為

「莽子」有位運動不錯，自詡為很「莽」言行頗

跩，但是某次得罪一位湖北籍的周獻範同學，追著

他說，看那個「莽」，竟然不敢「應戰」逃之夭

夭，自此被同學看扁矣。也有同學性好吹牛，被同

學們評為他講的話，某人只有三分某人有五分可

信，惟至今仍有人不改其陋習，常講的甚至寫的文

章每見自我誇張，或誤植記憶一些不實的回憶，為

人詬病而毫無覺悟，但是他為人熱心，班上有事都

願出力，不失為一位好同學，本班同學入校時，不

少超齡者，平均超齡一歲（15歲）居多，16歲也有

幾位，甚至有高一肄業年滿17歲者，但是一到沐浴

時間，真相畢露，下體長了毛，故亦被謔稱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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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頭」，這些超齡同學除了要爭取考第一名或名列

前茅而非常用功之外，其他的因已具初二、三甚至

高中程度者，開始時都很輕鬆，參加課外活動很熱

心，編寫壁報、話劇，甚至向外投稿。後來課程多

了，便有些吃虧，似乎已來不及，考試落後也有人

在，但是也讓師長們看到我班程度不差，在後來併

入位於青島之海軍軍官學校，編班時稍佔了一點便

宜。一般而言，本班同學學習力強，雖有打架之

事，但並無個性暴戾者，反而是個性細心者比比皆

是，如課餘流行做軍艦模型，一個比一個好，做的

最好的郁文弼同學，他心細手巧，除船身為木製以

外，餘用火柴盒做甲板上建築，火柴棒做旗桿，大

頭針做成大砲，都是藝術精品。

在海校時期，每日大概作息是六點起床，30分

鐘做內務盥洗，六點半集合早點名升旗，做早操上

點早餐，畢作早自習，八點起集合後上課四小時，

十二點午餐，下午一點半起上課或體育、兵操共四

小時，六點晚餐，及課外活動時間，七點半至九點

半晚自習，隨即晚點名十點熄燈，我們的內務是將

棉被平舖與床墊同寬，再包以白被單，四週用兩塊

內務（木）板夾成90°稜角即可，摺成豆腐塊似的

是在青島海軍軍官學校才有的，用功的同學很多，

不到六點便自行起床（做內務，木板夾的很響，吵

人好夢），開始到操場讀英文，燈熄後，也有一些

同學偷起床到教室去做數學習題，前已述及老師每

次只令大家做課本上習題單數題，或雙數題，但是

用功者怕考試出題於不需作習題的那一半數，晚自

習時間，自然不夠，乃偷開夜車，常被主任、學監

或隊長查到趕回寢室才乖乖地就寢。

在海校伙食算是不太差，抗戰期間發到軍事機

關或部隊都是糙米，且經奸商摻入砂子，被戲稱

為「八寶米」，但是陳紹寬總司令一向愛護海校學

生，另以公款專為海校採購白米、白麵粉，筆者

曾閱一位學長為文敘述海校生活，說我們吃的便是

「八寶米」，那顯然不確實，可能也將抗戰時期

收留淪陷區學生就讀的國立中學的待遇印象誤植

其海校回憶文中。剛入校，早餐端出每人四個大

饅頭，南方的同學很不習慣，有些吃不下，後來

航十三之四川保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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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物價上漲，海總採購麵粉減少了，同學們每日上

操、運動，體力消耗很大，早餐改發三個饅頭，便

都感到有些吃不飽。早餐除了饅頭外，另有花生米

或黃豆佐餐，午、晚餐都是一菜（含葷素在內）一

湯，每餐學監待主任進入喊立正口令向主任敬禮後

喊稍息，然後喊開動口令，第一件事便是將湯匙放

入湯碗，不得有聲響，否則被喊起罰打手心一下。

用餐時間也不同友軍限制十分鐘，而從不限制，通

常都是廿分鐘以上，進餐時間禁止說話，都是靜悄

悄的。偶有外來之人士，經過此二三百人大飯廳外

時竟毫無知覺。進餐時，主任、學監或隊長有事要

宣佈，便要大家「一面吃一面聽」而宣佈，如此便

不會耽誤每次集合時間（早晚點名，上課前上體育

場，上自習前都要集合一次）偶因有同學犯錯，會

被全班禁假（星期日不准外出）大家便在用膳時比

賽吃飯出氣，平時吃三碗，此時會吃到五碗以上甚

至到八、九碗之多，當然飯桶內早已吃光，只見學

監叫伙伕來，每人打一巴掌，要他們趕快再煮飯，

真是冤枉挨耳光。

談到集合，次數之多已如上述，在大樓前集合

場上兩旁，耳樓前用破瓷片做了兩道寬約五、六吋

的預備線，每次集合前三分鐘號兵長必須預備號。

同學們必須立即到集合線旁等候，一俟集合號令響

畢，便要快步跑入集合場排隊，在每班班長下令立

正向右看齊，才入列的算是遲到，必罰打手心三

板，有一次，不知為了何事，有二、三十位同學來

不及先到預備線上等候，集合號響起，趕緊衝入集

合場，但班長已下口令，我們尚有二十多人未入

列，馬上被劉淵隊長攔下，排成一列，人人舉平右

手，挨罰，我是跑的很快的，列在排頭第三名，劉

隊長用力打下，真是痛的快哭出來，但是隊長一人

施罰，開始太用力，到後來似乎已打不動了，動作

慢，排在後頭的便挨的較輕，人人稱幸。後於民國

九十五年五月劉隊長從杭州組團來台灣參訪，我們

在台的航十一到航十四，與輪六輪七同學均曾宴請

接風或陪其到台北市參觀，還談起那件廿餘人挨打

之往事，劉隊長說，我那會真正打你們，不過是意

思一下而已，我乃告以實況，他也感到有些歉意。

我們也別無他意，暢談六十餘年往事，大家均感唏

噓不已，臨別大家到其下榻旅館前排隊行舉手禮，

隊長及同學多人均流下了眼淚。

我們的服裝，當然沒有呢制服，及漂亮的白軍

裝，全是布料的，冬季也發過棉制服，通常所穿

分為二種：一為單日操課時所穿黃色，布料較粗，

也是如今日夏服一般，領上別錨一對，中間五個銅

扣，胸前兩個口袋；另一為外出制服，夏季米黃，

冬服黑色衣料較佳。軍帽未襯硬圈，帽套軟軟地垂

下，軍帽遮陽之上有橢圓形帽徽，則與現今的一

樣，外出服是星期日穿著，八點半主任校閱檢查了

服裝，才宣佈放假，一週僅這一天可以踏出校門，

下午五點收假，內務做的好，有特別假，多一小時

收假仍回校晚餐，外出服都經洗衣坊洗淨，漿燙的

筆挺，五顆銅扣及皮鞋，必須擦亮，抗戰時期，物

資極端短缺，那有擦銅油可用，起先大家用牙膏牙

粉抹上，用布將扣子擦亮，後來連牙粉都嫌它貴

了，有位同學異想天開跑到校旁城隍廟以香灰代

替，也照樣擦的很亮，以後大家都如法泡製，所以

海校學生星期日外出，三五人一起步伐整齊，服裝

精神均令外面老百姓另眼看待，外出服一週只穿一

次多能穿得較久，但是平常上課上操穿的軍服，常

航十三之粵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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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磨擦，布料又差，多穿不上一年便破了，尤其早

我們一二年入校的學長們所穿的為然，航十一同學

長有「我們都有頂天立地，空前絕後的好漢」之說

法，乃是形容我們帽套頂上，皮鞋底下褲子膝蓋及

臀部部位均有破洞，學長們頗埋怨倉庫仍有制服，

鄧主任不肯發，甚至給他取個「鄧夾夾」的不雅綽

號，後來才知那些制服是外出服，到外出服穿的很

舊了才換發，如此我們外出，始終能體體面面受

老百姓尊敬。入校以後每人發了一雙黑皮鞋，平日

不穿，星期日放假才穿的，校閱時都用鞋油擦的很

光亮，鄧主任還特別在集合時向大家說明，他的皮

鞋是在英國留學時買的，至今已穿了多年，除及鞋

底換過幾次以外，鞋面仍未破損，便是勤擦鞋油，

這就是皮鞋保養的要領，勉勵同學們注意實行。有

人寫文章說他曾說他穿的這雙老皮鞋，不到抗戰勝

利，不會更換之講法似乎不怎麼正確。

在桐梓時間，住的是大統艙，床是雙層的，每兩

床併在一起。彼此尚無多少干擾，只是夏天臭蟲施

虐，每夜咬的同學們奇癢不止，隔一段時間，訓育

處都會讓我們空出寢室一白天，交待廚房燒開水來

澆燙，不知何故，只能好數日而已，頑固的臭蟲再

度爬出攻擊，讓學生及訓育處傷透腦筋，記得有一

次要我們騰空寢室，竟用燒炙辣椒來煙燻臭蟲，臭

蟲未能燻死光，反讓同學晚間被室內空氣的餘味燻

的頭昏不已，所以我們那時功課這麼重，又常常睡

不好覺之辛苦，令人回想起來不知怎麼渡過來的？

此外一度疥瘡傳染於校中，受感染的很多，學校到

秋天以後每週燒兩次熱水讓同學沐浴，在疥瘡流行

激烈時，學校便會在熱水中加硫黃，協助沐浴同學

殺菌，到了第二年終於絕跡。

桐梓縣地方不大，每週日放學大半天，多在城

內或城郊走走，太遠之處也去不了。城內有周西成

墓，周原為貴州軍閥之一，後為國民政府收編派為

軍長，曾做過貴州省督軍尚有一些治績，墓園在一

小山坡上，樹木尚茂，同學們常去散步，吃些板栗

類零食，午在外吃盤鍋貼，便感到是一種享受，海

總部對學生每月發少數津貼零用金，根本不夠用，

常靠家中接濟，無論上面所發或家中接濟，一律存

放在楊熙濤學監處，周日校閱服裝可以外出時，大

家都會到二樓楊學監處請款，他則按每人所提出需

花費之理由審查後酌發給我們，他有本筆記簿，每

頁一位同學存款收支均記載於上，後來有好幾位同

學認為楊學監所記有誤，曾偶有爭執，經反覆澄清

始息，因此有同學給他取了一個「老糊塗」更為不

雅的稱號。

我們進海校時，主任及學監等常常我們：一艘

海軍軍艦出了海，便完全獨立應付一切，因此船上

編制除航海、槍砲、輪機、通信等等工作以外，還

包含木工、船工、焊工等等修理工作，故在海校時

便要培養學生許多自己做的工作，因此有了課外活

動固定編組，訓育處是根據每生平日表現而派定活

動工作，故考第一名的必然派為班長，功課比較好

的派為圖書幹事，懂此採買常識的派為採買，每晚

帶伙伕到校副（那是頗令人羨慕的，因有一位伙食

幹事在壁報上發表了夜桐梓的風光，讓從未看見過

夜桐梓景象的同學們，自然欽羨不已），會寫文章

的派為壁報幹事，懂花卉的派為園工幹事，喜好運

動派為體育幹事，上體育課時分發，運動器材（除

球類外，跑百米及跳遠的釘鞋、踢足球的粗釘皮鞋

都很齊全）其他無何特殊表現者多派為理髮幹事、

航十三及輪七班之福建保送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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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工幹事、鴿工幹事、鴿工是從馬尾時，海校便養

了一批鴿子，隨校遷到桐梓，每日須有專人餵食及

放鴿飛行與收回鴿子大籠舍之內，皮工是為師長、

同學補皮鞋（僅限皮面）及修補籃、排、足球，當

年各類球具都是內外各一層，內層是橡膠膽，可以

充氣，外層為皮製球體，如有破損，便是皮工幹事

公定之工作，理髮幹事則專為同學理髮，抗戰時一

進學校便先理光頭，為筆者第一天理髮的輪六班聶

顯堯學長，他一面理髮，一面告訴一旁同學說宋同

學頭髮很細軟，不費什麼力氣便完成，筆者曾做過

兩個學期的理髮幹事及一個學期的皮工幹事，學會

修補皮鞋及皮球之技術，理髮則無多少技術，只消

持理髮推刀緊貼頭皮，將四週頭頂推光便成，但是

如碰上同學髮質較硬較粗的，推理了三個頭便已手

膀酸痛不已，完全想不到是件相當辛苦的差事。除

了公派的課外活動之外，另有自由參加的「鐵甲」

歌唱團，「海潮」口琴隊，以及話劇隊、平劇隊、

胡琴隊、鋼鋸樂隊等等，其中以鐵甲歌唱團聲勢最

大，除了會唱歌的隊長及學監常教各班同學唱會當

年抗戰流行歌曲（含軍歌及有戰爭氣息的抒情歌

曲等等），鐵甲歌唱團練唱了許多較高藝術性，

及更為雄壯的軍歌，筆者雖未參加歌唱團，但每天

晚自習前聽到他們所練唱的歌，無形中也會唱了不

少，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保衛大武漢」、「惟我中

華」、「玉門出塞」等等至今都還能朗朗上口或哼

上幾句。總之在海校時期的課外活動是多彩多姿

的，令人懷念不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主任，隊長們常提醒我們，因

為軍艦內樓梯較狹窄，故官兵通過必用跑步，所以

規定我們學生上、下樓梯一律用跑步，自此成為習

慣，到我們畢業多年，不但在船上爬樓梯用跑的，

即使在民間房內行經樓梯也用跑的，曾令一旁的老

百姓感到奇怪，詢問原因呢！另一件事是師長們常

灌輸我們在室外一定要戴軍帽，只有在軍官犯了軍

法，才摘下軍帽。此一傳統原是海軍所傳的，友軍

如何規定，未曾細問，但是戰後新海軍重建，我們

常看到有些軍官在甲板上也未戴軍帽，好像都是些

違法軍官在甲板上趴趴走，如今到了台北市寶慶

路，西門町一帶靠近國防部的附近，更有大批軍官

身穿軍服卻未戴軍帽，初時還非常看不慣呢。（待

續）


